
提着荷灯走路的人
天黑下来。一盏灯凫出星空，对我微笑
一盏灯坐在莲台上，对我点一下头
一盏灯从湖中游上岸，与我握手
在仲夏之夜，荷灯挂起一屏舞台蓝幕
谁在吟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飞徊如岚的荷韵，氤氲一湖诗香

夜深了。我在荷盏灯彩中徜徉
惊起一只鹭鸟，撞破那面黑漆古铜镜
这让我想起，我雨打棉絮般的生活
可当我，蓦然回首呼唤你——我的心痒
你会回应我吗？一辈子转身无踪

可以想象，提着荷灯走路的人的癫狂

想不到，这盏心地纯洁善良的荷灯
让我一只虫子般蠕动的背影，站立起来
真有一天，天空以病态雨指收回荷灯
我！提着出窍的灵魂走路

独白
我知道，夏日是爱我的
要不，它不会父亲般关照我
给我木然沉重的心跳升温加速

我知道，湖水是爱我的
要不，它不会亲自动手
每天凝露为脂给我洗面美容

我知道，风是爱我的
要不，它不会兄长般督促我
把我的视界牵引到白云的家乡

我知道，你也是爱我的
要不，你不会情人般以你的薄羽
把我的心偷偷带往辽阔的水域

其实，我知道这个世界是爱我的
要不，只靠我一粒荧光的飞舞
怎能收获恁多芳香的微笑和幸福

火的歌谣
不管这朵轻咳还是蹙眉，总使我心律失速
听到它在耳壁微笑，目光里歌吟

就像吻暖冬夜的一首火的歌谣
在缺少真情的时代，我退守内心
和它一起走进桃李心扉的春帷之后
等待，一株等待桃子的树

是的，它血液中流淌着更多的水
而水是世界上最透彻的火焰

水的诗心——飞得比月树高，比云朵轻
我一下子从自己的昨天叛逃了出来

此刻，我愿用一生兑换一阵细雨
升上夜空，凝作一串珍珠项链
挂上你欲掩还裸的光洁的胸
听心跳的天籁，我一生枝头的绿叶

今夕何夕
在我抵达你的王宫之前，我的公主
你是等待？还是接受他的相约

你的千瓣万瓣全掖在怀的春天

哪一瓣缀着我的泪珠？哪一瓣裹着我的蜜

那些流而不俗，娇而不媚的女子
从不飞眼看人的女子，而今成了谁的爱侣

一手提着荷花灯一手端着桃花盏的骑士
他的脸上，为何满是蜂的蜇伤

心事为谁收藏呢？有时还加岗上哨
当我奉上，我一株蒲草写给你的情诗

假如有一天，我以心泥在蒲丛筑巢
你会飞作一只翠鸟，来与我作并蒂之旅吗

今夕何夕？湖中刚刚出浴的红裙女子
为谁？怀抱一轮盈盈圆圆的明月

梦深几许
爱清净的她，总是把梦掖在襟里
仿佛给烟笼雾缠的心蕊一些慰抚
她知道：门外即是堆砌的垃圾和烦扰
怕这些尘埃，挤进她的一片宁馨

为此，她一遍遍搓洗瞳中的阴霾
直至洗白，洗出一身清辉一泓波光
一段娉婷月光，万种旖旎风情
洗出涟滟接天的碧绿轻吹

——她就这样颊红齿香地拥紧
多汁的夏夜。梦是属于荷的
而我的粗心，受到戒惩
我至今不知走在她梦塔的第几层

诗人简介：
梁粟，本名梁庭华。在《诗刊》、《人民文

学》、《文艺报》、《奔流》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
著有诗集《燃烧的向日葵》《飘雪》《手的十种语
言》（合集）、《春天的翅膀》《梁粟爱情诗选》，中
国作协会员。河南省作协理事，周口市作协主席。

印刷品广告：清
末民初之时，大同路
东头路南已有一家文
亦可印刷所，起初是
用木版印刷方法，印
制出名片、信封、商家
小广告。后改用石
印，为广告印刷带来了新气息，有不
少商家找来印制招贴广告画。还有
大商家来印制月份牌广告，每逢岁
末，商家将专门印制的这种广告赠予
顾客挂在室内，商家意在长时间的潜
移默化中，让顾客牢牢记住某种商
品，实质上是商家追求广告效应的举
措。除此之外，印刷品广告还有礼
券、传单、条幅广告等，都是为了促
销，借一些名目搞打折活动，散发传
单，扯大条幅广告，来扩大影响。

报纸广告：郑州开埠以后，来郑
经商、从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带
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其中 1916年
郑州有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第一家报
社并创刊了《郑州日报》就是其一。
史料载有：该报社为图发展，有专人
承办广告业务，时常刊登图文并茂的
国货广告，以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方报出刊已
达到 30 多家，大部分以刊登广告维
持生计。老郑州工商业的繁盛，报
纸广告红红火火，广告收入被当时
各报馆视为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在首先编好报纸的同时，编辑们决
不吝啬为广告提供充足的版面，许
多报刊广告版面几乎占全部版面
的一半。因为有些报刊图文并茂，
颇具可读性，引人入胜，拥有相当
的读者群，许多人士在每日阅毕要
闻后，多爱看一些广告为快，这也
是商家纷纷看中在报纸上刊发广
告的重要原因之一，故备受商家青
睐，广告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使
得中介广告公司的业务也与日俱
增。大名鼎鼎的鸿兴源酱菜糕点
店就很注重在报刊媒体上做广告，
而且连续刊发，曾在《中报》上大登

广告数日，广告词“酱菜
巨掌，糕点权威”至今还
有人能忆起；小有天饭庄
在报刊上刊登的广告词
是：“别有天地小有天，菜
味就是好，各界都知晓”。

电影广告：20 世纪
四十年代，在长春路（现二七路）的
光明电影院，老板陈魁仿京津办
法，在银幕一侧挂一个小屏幕，用
时升起，影毕落下。放映电影前，
不失时机地播出商家产品的广告，
十分惹人注目，以此做广告，增加
影院收益。

旧时郑州还有小彩旗广告，为
衬托气氛，除日常用于店内外布
置，每逢有大型商业展销活动，更
是 你 百 我 千 的
大量悬挂，成为
彩 旗 的 海 洋 。
不仅如此，人力
车，火车车厢等
其 他 广 告 形 式
也 成 为 一 些 商
家 宣 传 竞 争 的
有效手段。

本书是被郭敬明誉为
“看了一眼就能记住的作
者”苏小懒，继 2008 年出
版的《全世爱》后，推出的

《全世爱》第二部。依然是
以情景剧的形式，讲述一
对“80 后”夫妻发生的各
类趣事，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以及四年婚姻生活中对
幸 福 生 活 的 经 营 。 因 爆
笑、搞怪、温馨、充满爱情
小哲理的文字，以及甜蜜、
浪漫、美好、充满生活小情
趣 的 内 容 ，被 读 者 称 为

“2009 年单身一族必看的
恋爱宝典，恋人们一定不
能错过的婚恋指南”。

《全 世 爱 Ⅱ·丝 婚 四
年》简单来说，是一本叫人

从头笑到尾的书 ，一本不
管什么人都能看的书，作
者苏小懒曾出版作品：《他
们的肥皂剧》、《我们的最
终曲》、《全世爱》。作过网
站、杂志编辑，在报纸及杂
志中发表过大量随笔和专
栏文字，以小女人文章受
各大报纸副刊欢迎。

郭 敬 明 曾 评 价 她 为
“是一个让人看了一眼，就
能记住的作家。苏小懒的
迅速走红，成为国内的奇
迹。她超一流的文笔和故
事情节，自然清新的叙述，
巧妙的题材选择和编排，
营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理 应 当 获 得 这 种 超 级 人
气”。

那时候郝支书还不是石庙村的支
书。他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看到村里
依旧一穷二白一贫如洗，乡亲们一日
三餐拿咸萝卜当饭吃，他就尝试着把
庄稼毁了种植药材。当时大伙儿还等
着看他的笑话，没想到，三年后他收
获的药材居然换回了一大把票子。这
事凑巧被王县长（当时还是镇里的书
记）知道了，认为他是个人才，就任
命他当了石庙村的支书。郝支书上
任没多久，王县长就从镇上调到了县
里。

根据镇里汇报的材料，王县长得
知石庙村现在已脱贫致富奔上了小
康，就想到石庙村走一走，看一看。
毕竟郝支书是王县长亲手提拔上来
的，如果镇里所言不虚，也有他的一
份功劳。于是，王县长便忙里偷闲悄
悄一个人来到石庙村。为了摸到真实
情况，王县长就在村口下了车。

当年的泥坑路早已被宽阔平坦的
水泥路代替，不时有打扮新潮的姑娘
小伙子骑着簇新的摩托“日”的一声
从身边窜过。路两旁依山建筑的民居
都是碧瓦重檐的楼房，有的房顶上还
支着个炒锅一样的电视卫星接收器。
正是暮春时节，不少人家门口的水泥
墩子上坐着晒暖的老人，他们穿着整
齐，眉开眼笑地交谈着什么……石庙
村先前可是镇上出了名的贫困村，年

年吃政府的救济。老百姓一年四季指
靠着那点贫瘠的责任田，连肚子都打
发不住。那时候，家家户户住的都是
破窑洞，晚上照明点的是煤油灯……
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啊！王县长由衷地
感慨道，心里犹如电熨斗熨过一样舒
坦。

王县长一脸灿烂地边走边看，忽
然看到一处破败的院落。院子里晾晒
着衣物，说明还有人在此居住。难道
是 个 五 保 户 ？
可 是 石 庙 村 有
敬 老 院 啊 。 王
县 长 迟 疑 了 一
下 ，便 走 了 过
去 。 推 开 虚 掩
的篱笆门，王县
长 看 到 有 位 四
十多岁的农村大嫂正在石板上努力揉
搓着衣服。这位大嫂一脸沧桑，虽说
衣着不怎么样，但浑身上下透出一股
清清爽爽的利索劲儿。院子里没有小
康之家应有的摆设，倒也干净。农村
大嫂发现王县长进了院子，忙停下手
中的活计，不自然地笑了笑，算是打
过招呼。

王县长和蔼地问，这是你家还是
你娘家？

农村大嫂眨巴着眼睛，迟疑地
说，俺家。

王县长便拐弯抹角地问，郝支书
这人怎么样？

想不到，农村大嫂脸一黑，说这
龟孙没良心，他的心让狗给扒吃了。

王县长当即愣住了，思维在瞬间
空白了一下，这可是初次听到关于郝
支书的反面意见，虽说石庙村的变化
有目共睹，难道郝支书经不起诱惑，
也腐败了？意念至此，王县长就直言
不讳地说，别人都说郝支书好，你怎

么说他的赖呢？
农 村 大 嫂

灰着脸，黯然半
天 ，才 讲 出 缘
由。她说，邻里
壁 舍 在 他 的 带
领 下 都 富 得 流
了油，扒了窑洞

盖楼房。俺家呢？别人家都看上了
29 英寸的大彩电，俺家连一台黑白的
也没有……

就是呀，石庙村都小康了，怎么
还有贫困户？王县长皱了皱眉头，
说，我看大嫂也不是懒惰之人，郝支
书也不帮帮你？

农村大嫂冷冷一笑，说他不帮俺
也好说，可他是烂花棉籽不打油还沾
油，帮俺的倒忙，你说气人不气人？

王县长呆了一下，说帮倒忙？
农村大嫂生气地说，俺当年辛辛

苦苦拾掇了两亩药材，准备弄俩钱后
养殖小尾寒羊。谁知，俺还没把钱捂
热，他就动员俺把卖药材的钱捐给村
小学，说学校漏雨，再不收拾就要出
事。俺的心肠软，经不住他三说两
说，就依了他……反正俺是软柿子，他
想咋捏就咋捏。

王县长的脸色铁下来，说真有这
事？

农村大嫂气呼呼地说，俺会诓
你？那年村里五保户王二爷犯病躺在
家里，等着拿钱治。那龟孙又动员俺
捐款，俺就拿出卖鸡蛋的钱给了他十
块，他还嫌少……农村大嫂说着就欷
歔有声地呜咽起来。

岂有此理！王县长愤愤不平，说
郝支书的家在哪儿？我找他去！

农村大嫂擦了一把脸上的泪，表
情有些别扭，说这就是他家……俺是
他女人。

王县长恍然大悟，心说怪不得这
个院子瞅着眼熟呢。

郝支书的女人叹口气说，这些年
他为了村里的事没黑没明地操心，家
里油瓶倒了也不扶……俺一个人照顾
不过来，药材种植也给荒了。从别处
倒腾俩钱，他也贴到了村里……你说，
俺家咋能比得上人家呢？

王县长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
觉，鼻子有些发酸。

“你别老叫局长局长的，”梅子借
着酒劲，不断地插嘴，“那是在人家面
前叫的。你是我小妹，今后咱们在一
起，你就管他叫大哥好了。”

夏琳注意地看了一眼冯局长的
表情，感到他对梅子的这个提议并不
反感，就酝酿了一下情绪，甜甜地叫
了声：

“大哥，我觉得，其实咱们局里扩
容，不用一次性把部件都买齐，比如
用得最多的用户板吧，其实每年都在
降价，您现在用多少先买多少。反正
咱们办事处又很近，您要的时候一个
电话，我第二天就给您装好了。”

冯局长正把一块蘸了芥末的金
枪鱼刺身放进嘴里嚼着，被辣得直皱
眉头，但他听了夏琳的这个主意，眼
睛还是刷地一亮。他觉得这个方案
太合自己的胃口了。

夏琳见自己的话说到了冯局长
的心里，马上趁热打铁，“对了，大哥，
我们崔总让我问您，他什么时候可以
过来？”

“这几天有个政治
学 习 ，恐 怕 得 晚 些 时
候。”

“大哥，那等您学
完了，就让崔总过来，好
吗？”

“嗯，学习得一周
左右，就让他过十天再
来吧。”

三人吃完饭后，夏
琳买完单，提议大家再
去唱唱歌。冯局长却说
得回家，于是先送夏琳
回办事处。当他把梅子
送回家时，梅子略带一丝幽怨地问
道：“你真的要回去吗？”

冯局长从方向盘上伸出右手，摸
了摸梅子的脸，“出来太久了，我也得
回家交点公粮啦。”

十天后的一个上午，崔大伟在赶
赴乌州之前，再次到范胜轩的办公
室，向他讨教对乌州的攻守策略。范
胜轩向崔大伟强调道：“乌州是我们
最有希望突破的省会城市，我是志在
必得的。”

“那，我在那边能答应多少？”
“按最低价，10个点以内你掌握；

超过了我们再商量。”
“好，我尽量控制成本，把这件事

做成。”
“不对，”范胜轩斩钉截铁地说，

“你要尽量把它拿下！费用嘛，钱花
出去总能赚回来的。”

第二天下午，夏琳和韩宇陪着崔
大伟正式到冯局长办公室拜访。大
家一阵寒暄客套后，夏琳看时间不
早，朝韩宇使了个眼色，两人找理由
一同告退。

“冯局，我想请您和詹总一起吃

个饭。”
“哦？好呀，我看看他有没有时

间。”冯局长抓起电话给詹总打过去，
詹总却告诉他：“我正要给您去电话，
天赛的熊总来了，也想请您吃饭呢。”

“哦？那你陪好天赛的熊总，我
就和恒佳的崔总自便了。”

晚上的吃饭地点是在乌州伊斯
兰大饭店的中餐厅。

两人喝了一阵，崔大伟见火候已
到，就把着酒杯很自然地问道：“冯
局，您看咱们这单生意该怎么做？”

“这阵子啊，尽瞎忙，过几天局里
专门碰个头，研究一下再说。”

这时服务员将一大盆手抓羊肉
端了上来。

“哎呀，这么大盆呀！得小半只
羊吧？”崔大伟惊叹道。

“乌州人嘛，就是实在。来，吃！”
崔大伟马上借着这句话发挥了

一下，“局长，乌州人实在，咱们深圳
人也实在。”他抓起一块羊腿，眼睛用
力看着冯局长。

“说实话，小弟给您
留了……”说到这里，崔
大伟停住了，伸出空着的
右手，张开四个指头，“这
么多个点。”

冯局长一声不吭摸
出支烟，崔大伟急忙拿起
桌上的打火机，俯身为他
点燃，顺势在他耳边放低
音量：

“局长，您说深圳人
实在不实在？”冯局长的
态度让人难以捉摸，崔大
伟担心自己的报价没有

竞争力，不得不继续拐弯抹角地问
道。

“嗯，深圳是个好地方，给我的印
象不错。”冯局长吐了个烟圈，不紧不
慢地说。

崔大伟一听这话，马上端着酒杯
站起身。

“坐下，坐下，呵呵，‘屁股一抬，
喝了重来’。”冯局长挥挥手，幽默地
打趣道。

喝完酒，等两人进了洗浴中心，
冯局长一句很随意的话让崔大伟心花
怒放起来，“你什么时候和老詹碰头？”

他知道：恒佳的胜算可能超过
50%了。

一石二鸟
五天后，乌州电信局局长会议

室里，冯局长召集詹总、刘处长和相
关部门的头头开会。

“咱们数字交换机扩容的事，自
从立项以后，方方面面打招呼的人
不少，但局里坚持独立决策，大家
也做了不少工作……转眼就是下半
年了，这件事得抓紧，今
天我们专门抽时间议议这
事。”

向天歌静下心来，看惯了电邮，
此刻，凝视着已经攥得有些发皱的信
纸，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他慢
慢地展开淡粉色的信纸，艾小毛娟秀
的字体一行行地铺陈开来：

天歌，亲爱的：
你我其实心里都很清楚，因为我

们这种无奈的关系，分手是早晚的事，
就像那句话所说，我们注定是无限接
近，无法到达，只是由于还有那么多
的快乐和甜蜜，我们不忍心捅破这层
窗纸。相处时间越长，留下的遗憾越
多，积攒的埋怨越厚。夜深人静的时
候，我也曾想过无数种我们分手的方
式，魂断蓝桥式的、泰坦尼克式
的 、廊桥遗梦式的、鸳梦重温式
的，但怎么也没想过是最终因伤害而
分手。

人之将走，其言也善。那些伤
害就不一一列举了，我知道，伤害我，
绝非你的初衷，你只是在摆布不好各
种关系时，把我当成了最好调度的一
颗棋子，可是你大概忽略了，我们这种
关系，因为先天不足，后
天就格外敏感。但有一
点可以明确告诉你，我
无怨无悔。这不是自我
安慰，安静下来静思默
想，除了婚姻的外壳，
你确实给了我许多的见
识、机会、快乐和积
累。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
将是我受用一生的财
富，我要深深地感谢
你，人生中的偶遇会有
许多，大多数都擦肩而
过，像我们这样擦出火花并且在身
上、在心底刻下烙印的也算是造化的
偏爱了。

天歌，听我一句话，你处事太周
全，周全有时容易分不清主次；你处
事太谨慎，谨慎有时容易丢失很多
机会；你处事太冲动，冲动有时容易
埋下很多隐患；你是个特别奇怪的
人，像谨慎和冲动，这些本来势不两
立的特点竟然在你身上相安无事地
并存，但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有一
利便有一弊，当然，改变秉性很难，
我只是提醒你注意一下要适时适当
地互补。

我的去向还没有确定，可能是
北京，也可能是美国，到时候我会给
你发邮件，世界再大也没有心大，只
要心里装着一个人，就是天涯海角也
像是在身边的。原来人们总说近乡情
怯，我却是远乡心酸，不管到哪，都会
记着一个叫向天歌的人陪着我度过了
一段岁月，一段我人生里最美好的岁
月。你我都曾走进过对方心里，但是
现在既然我们又走出来了，就让我们
彼此祝福吧。

天歌，你曾经为我们的关系苦恼

过，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顾及那么多的
牵绊呢？这一点，你倒不如我想得
开。人是综合的，不可能永远专注在
一个点上。再说，有些利益的东西，你
也不可能因情而舍，我这话可能有些
口冷，但我理解你，按照现在人们的势
利标准，男人成功的最主要标志就是
事业，让男人为了女人舍弃事业是不
现实的，同时也是不被女人答应的。

哎，身在凡尘，就要遵循凡尘的
规矩，天歌，世界永远不会因为我们的
简单而简单，能够简单的只是我们简
单心情里的世界。

原来想再见一面的，虽然你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很深地伤过我，但我们
毕竟彼此拥有过，这种拥有是多大的
冲突也抹杀不了的，可是我又担心真
的面对以后，迈出的脚步还能不能坚
决？所以请你理解我的不辞而别。

其实，离开集团的念头两年前就
有了，因为被高庆国糟蹋的海江日报
和我的新闻梦想已是天地之遥，也许
是和你的这段情愫牵绊了我的脚步，

也许是和你的无果而终
最后催生了我的决心，反
正我的青春不可能再被
它消磨下去。人生是一
段音乐，或急或缓，或刚
或柔，我们既是鼓手也是
听众，无论旋律如何，只
要聆听过，只要演奏过，
都会留下一张属于自己
的乐谱。

天歌，就不说遗憾
了吧，只要还有彼此的欣
赏；

天歌，就不说伤害
了吧，只要还有彼此的真诚；

天歌，就不说抱歉了吧，只要还
有彼此的关注；

天歌，就不说再见了吧，只要还
有彼此的记忆。

即使这些“还有”都已经属于曾
经……

还是要最后说一声，再见，亲爱
的。

落款是“告别你的小毛”。向天
歌双手托着信纸，呆呆地坐着，他这时
的心境一片荒芜，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也一点都不怪罪艾小毛了，即使艾小
毛动了些心计。向天歌知道自己失去
了真正珍贵的东西，他当年期盼了那
么久、后来麻木了那么久、现在燃烧了
那么久的一份情，竟然就在眼前擦肩
而过、就在手中不翼而飞了。人在能
得到的时候总是患得患失，总想着再
看看、再稳稳、再等等，等到一切都兵
不血刃地就绪后再说，殊不知机会的
耐心也是有限的，一旦看到那个人久
久不愿收留它，就会像小精灵一般重
新腾空而起绝尘而去。想着
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向天歌
的两眼布满了泪水。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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